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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煮雨，静默花开

去年的今日小弟开着车载着
我， 由北向南驰骋在雨中的高速路
上。 或许是暂时离开了喧嚣的生活
环境，心，在这次旅程中是如此平
静、闲适和安逸。

车外，一排排青翠欲滴的风景
树与我们背道而驰。 纷纷细雨轻叩
着玻璃，思绪在左右摆动的雨刮器
中飘移。

近五个小时昏昏沉沉的心之旅
目的地———宁城，终于到达了。 虽
然已过午饭时间，我却没有一点饿
意。 倒是辛苦了一路的小弟抚摸着
饥肠辘辘的胃提醒了我。

吃过很多次麦当劳，都是一个
味。 我只要了杯现磨的原味咖啡，

像是我此刻的心境。 在淡淡的苦香
中，思绪开始一点点地斑驳……

回眸经世岁月，从母亲腹中孕
育到呱呱坠地来到这个世界，最快
乐的莫非是无忧无虑的童年。 那些
父爱母宠长辈呵护的日子，那些蝴
蝶飞舞绚烂的午后，那些你追我赶
嬉戏的黄昏，那些天真烂漫的如花
季节，都镌刻在脑海深处。 若是真
能穿越时光隧道的话，唯愿停留在
那个年代，就像有首歌中唱到“时光

煮雨， 你方散罢我登场的岁月不
想长大， 长大后你我已不属于自
己……”时至今日，岁月已悄悄夺走
了我的青葱， 也夺去了我久久不能
泯灭的纯真。

白云苍狗， 我们从少年不知愁
滋味，到懵懵懂懂的青葱岁月，再到
为人父母承载家庭和职场拼搏成就
中坚。 每一步都标注着不同时段的
人生轨迹。 戏剧人生辉煌的背后其
实历经辛酸，甚至伤痕累累。当耀眼
的星宿退下青春舞台时大抵已是两
鬓斑白、步履蹒跚，甚至独自神伤！

可是，人生的旅程大抵如此，只有短
暂的欢悦，没有一世的辉煌。但凡生
活在凡尘俗世就无法逃离岁月的荡
涤和现实的洗礼。人生舞台上，为求
一方净土，成就一生安宁，今生信守
着经世之道———不趋时、不唯上、不
媚俗。无论时间的年轮怎么辗转，其
实，浮华不过是一捧沙！

端起咖啡细品慢咽中， 突然感
觉： 原来能静下来冥想是如此的美
丽，宁静如此馨香，清新重复幸福，

伤痛、纠结、困扰、喜忧、纷杂、忐忑，

得与失、荣与辱、惜与弃、爱与恨，林
林总总，安静地走开……

虽然已渐近不惑， 却总以为自己还
年轻。 每每看到即将与我齐肩的儿
子，顿觉不服老是不行的。我和妻刚
刚过了水晶婚，一向细致的我，因为
这个日子独在他乡， 竟无法完成我
们约定的纪念活动，自觉愧疚，但妻
无半点怨言， 反倒是一天几个电话
的与我连线，捎来慰藉，也消除了我
寂寞难耐的异乡生活。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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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婚姻生活， 婚后的生活质量和幸福
指数逐年提升。谈起婚后的生活，我
和儿子是幸福而满足的。 从着装到
饮食， 从应酬到花销， 从娱乐到健
康，等等，准确地说老婆是一个称职
的妻子，更是一个细致的母亲。心底
始终认为她是我和儿子最好的设计
师和经纪人， 我们是她旗下一名时
而波澜时而平静的艺人，乐此不疲。

而妻子却说她是我们家的保姆，是
专门伺候我和儿子的廉价佣人，事
实也大抵如此。

回眸逝去的青春，时光如电，岁
月煮雨。 其实，平静是安守本分，平
静是随遇而安，平静是顺其自然，平
静是值得我们享用一生的座右铭。

倘若心如禅师，静默如水，花儿如何
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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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女红军之歌

（新声韵）

雾云压顶瑞金堪，上阵轻装毅力坚。

秀女尖兵明智理，红旗猎猎盼明天；

琴秋用计川军败，五百威风扬报端
①

。

淋雨湿身鸡落水，蓬头垢面树清廉；

二王最小冰河过
②

，百岁谢飞卒燕山；

病扶相依亲姐妹，衣衫褴褛雪山翻。

痛酸双腿千斤重，热水泡足夜立眠
③

。

命大顽强凝会宁，丰碑闪烁竖天安！

注：

①

女红军独立师长张琴秋率
500

女战士与敌人周旋，令川军一个团倒戈，女
红军大功扬名。

②

红军中王新兰只有
9

岁，

王新国
15

岁。

③

长征中女红军钱希钧与危
秀英学成夜站着睡觉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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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丝丝如思亲泪
母亲名叫薛继华，

1943

年
10

月
19

日出生在一个贫苦农家，因是
女孩儿，且排行老大，刚一懂事，母
亲就跟着大人下地干活。 母亲虽然
没进过学门，斗大的字认不得几个，

但是，母亲勤劳、节俭、讲道理，讲规
矩，深受乡邻的尊重。

三年自然灾害后的
1962

年，仅
有

19

岁的母亲，带着我姥姥陪嫁的
一个木头箱子，与家境贫寒、前途渺
茫的我的父亲结合在一起。 父亲原
在信阳汽车运输公司工作， 由于我
爷爷是富农的原因， 被打压回老家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从繁华的城
市到贫穷落后的农村，我爸犹如从
人间天堂，一下子跌进永世不得翻
身的十八层地狱。 伤感、 凄惨、绝
望， 父亲甚至连生活的勇气都没有
了。

贫穷是多年来困扰我父母无法
解决的一个难题。在我的记忆里，我
家一直没钱财、没粮食、没衣裳。 虽
然母亲很勤劳、很俭朴；虽然，父亲
有开车、修理机械的手艺，但随着我
兄妹

5

人的陆续出生， 家庭负担越
来越重；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
展，农村社会环境越来越差。不准父
亲外出，不准父亲参加各种会议，父
亲只能待在生产队里， 没日没夜地
干着让领导永远不会满意的泥巴
活。 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母亲成
了我家的避风港， 成了我们胡氏家
族的一面挡风的壁垒。

为改变家庭的困境， 一到星期
天、节假日，母亲都会给我找活干，

以此来挣工分、分粮食。 比如，一个
早晨你必须捡一篮子猪粪， 一个上
午你必须扫一担树叶子， 一个下午
你必须割一筐牛草。当然，母亲奖惩

分明，任务完成了，她会奖你几分硬
币去买故事书、作业本；任务差码大
了，她会让你少吃一个馍，或少吃半
碗米饭。 母亲的这一规定直到农村
分田到户才废止。到我长大成人后，

母亲才告诉我，她之所以这样做，主
要是让我不要忘本， 要知道父母的
艰辛， 要知道粮食来之不易。 到后
来，即使参加工作以后，每年我还要
回老家三五趟，参加田间劳作。

随着岁月的流逝， 我兄妹
5

人
逐渐长大。在父母的操办下，我们一
个个成了家， 又一个个先后走出贫
穷的家乡，融入改革开放的洪流。操
劳多年，已开始衰老的父母，慢慢丧
失了劳动的能力，但是，由于不分昼
夜的奔波劳作， 父亲过早地患上了
胃炎、腰椎增生等疾病。母亲的健康
也令人担忧。

1976

年
9

月，母亲生
下我的小妹后，因天热，穿单衣，睡
凉席，洗凉水澡，落下了严重的风湿
病、关节炎。 这两个可恶的病魔，一
缠我的母亲就是几十年。

2002

年端午节，一大早我就接
到父亲的电话， 说我母亲早晨起床
后突然晕倒，言语不清，行走不便。

放下电话，我立即坐车回老家，把母
亲送到县医院。经诊断，母亲患的是
脑梗塞。为不给我和妻子增添麻烦，

母亲在住了
12

天的医院后，硬是执
着地要求出院回家。

初春的雨渗透着丝丝伤感，弥
漫着些许惆怅。 深夜， 我坐在斗室
里，静听雨声，一边抽着香烟，一边
流着眼泪。可怜的母亲，出院不到一
年，又突发了脑梗塞，仍是说话不清
楚，行走不方便。我把父母接进了我
在县城的家。在妻子、小妹等人的精
心护理下，母亲的健康得到了好转。

享受着天伦之乐的父母，有了笑声，

有了歌声，有了精气神。

天有不测风云，

2008

年重阳节
的中午，正在出差的我，突然接到妻
子的电话， 说母亲在试穿新衣服的
时候，笑着笑着就晕倒了。等我下午
赶到县医院时， 母亲安详地躺在重
病监护室里。据医生们介绍，我的母
亲是因一时激动，突发脑溢血，已无
挽回生命的希望。

夜晚，在救护车的鸣笛声中，我
们一起将尚有一丝气息的母亲，护
送回她生活

40

多年的老家———潢
川县来龙乡杨双楼村。 按照当地的
风俗， 在老家堂屋的空地上铺上一
捆稻草，再铺上草席、被子等，母亲
就这样和衣睡在上面。 我坐在母亲
的脚下， 把母亲的双脚暖在我的怀
里，借此给母亲传递能量。

2008

年
10

月
8

日， 清早
6

时
26

分，母亲在她的子女儿孙如鸿雁
断肠的声声呼唤中，呼着长气，流着
眼泪，黯然神伤地离开了人间。

思念就像一座坟墓， 母亲在里
面，我在外面。 母亲走了，世界上最
疼爱我的人永远地走了。

6

年多来，

我没有母亲的呵护， 也没有母亲的
叮嘱， 更没有母亲倚在门旁等儿下
班回来的身影。

逝者如斯，滴血泣泪。儿子祝愿
伟大的母亲在天堂里永远快乐、永
远幸福、永远安康！

不 扰

不知不觉
不贪不念
我一直以为我已经把你遗忘岁月里
可为何午夜梦回
撕裂的过往踏至纷来时
可以轻易击碎深夜里的灵魂

倘若不知你的前世
又怎会深深眷恋
如若不贪明日天长地久
是否今朝还能看遍姹紫嫣红
厌恶把持不住的灵魂
却贪享来自你的致命温暖

回不到过去
亦到不了明天
我只愿徜徉在这墨色的夜中
再也不负你的清梦
我只愿徘徊在际遇的路口
再也不扰你的一生


